




第一章 运筹帷幄  

通常上级找下级谈话都是态度和蔼地或叙经历谈感受，或树观

点、辨是非，或引典设喻、寓理于情、情理交融，循循善诱地拉近感

情进行铺垫，以求让对方能觉察出亲切感和实在感，这是谈话的艺术。 

一、临危受命  

何然同志的称呼由何副处长变成何总编，是从省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胡德梅找他谈话后开始的。 

那天，何然像往常一样，同大楼里的工作人员一起从通勤车上下

来，鱼贯而入省委大院，何然进了大楼上楼梯，转弯走到自己的办公

室门前，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放下公文包，抄起拖布和水桶欲打扫房

间卫生时，办公桌上的电话便叫了起来。 

因为别的同事还没有到，他便放下水桶和拖布，拿起了电话：“你

好！文艺处。” 

电话是常务副部长胡德梅打来的，让他到她的办公室去一下，有

事要找他谈。 

“什么事儿呢？”何然的心里画魂儿。他自己管的这摊事儿也没

有啥差错呀，为啥领导一大早就找他神秘兮兮地要谈事儿哩？ 

当他忐忑不安地敲开胡部长办公室的门时，胡德梅笑容可掬地把

他迎进办公室，示意他坐在办公桌旁的会客椅上，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你当副处长有好几年了吧？” 

何然心里一惊，啊！是要给我升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于是

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又巧妙地带着埋怨的口吻回答胡副部长：

“快 5 年了。” 

胡德梅仍笑眯眯地瞧着他说：“是呀，时间过得真快，可惜部里

的职位都满满的，把你们这些人才都给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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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然知道领导这是在铺垫。因为，通常上级找下级谈话都是态度

和蔼地或叙经历谈感受，或树观点、辨是非，或引典设喻、寓理于情、

情理交融，循循善诱地拉近感情进行铺垫，以求让对方能觉察出亲切

感和实在感，这是谈话的艺术。于是他就顺情说好话：“能在您这样

的英明领导手下多学习几年经验，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呀！” 

胡德梅就笑：“这话有点假了，谁不想出人头地呀，好了，不和

你兜圈子了。小何，我和你说，昨天部长办公会议决定给你压点担子，

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何然受宠若惊：“感谢领导信任，不知领导想让我——” 

他知道，现在部里各处室都是人满为患，虽说经常从报社、电视

台、网络台临时抽调人来帮忙，但那也不是部里缺职位，每个处室的

领导职位都是满满的，缺的是能干具体工作和哪儿叫哪儿到能打杂的

人。最近又没听说成立新的处室，而比他有后台的副处长，又有好几

位在等着哩。理论处、文艺处、宣教处、干部处、新闻处、办公室、

机关工委、研究室、国教办、舆情信息中心、资料室的处长们，个个

都是年富力强的，哪有他们这些副处长的位置啊！归宣传部主管的文

明办、文化厅、广电厅、报社、新闻出版局、出版总社、社科院、社

科联、外宣办、网宣办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单位也都是人满为患，每

个系统，每个部门都有很多后备干部在排着号，且大多都有后台。这

些好单位对他这不溜不送的来说，天老爷得下多大的雨点子才能淋到

他的身上啊！ 

“你知道《九州文艺》吧！”胡德梅打断了何然的胡思乱想。 

“是的。”他点了点头。心说：把宣传部主管的部门滤了一遍，

就把文联和作协给落下了。 

他当然知道，《九州文艺》杂志社就归他们文艺处管嘛。干吗要

我去那个是非之地？他的头立时就大了。 

《九州文艺》是东江省改革开放后诞生的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文学期刊，是让东江省宣传文化事业引以为豪的一个品牌。应该说，



现在国内的一些有名的文学大师和比较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九州文

艺》上发表过作品。国内历届的评奖作品，都少不了有在《九州文艺》

上刊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的不景气，加之一些不可名

状的因素，这几年发行量锐减。外边的选载数量也不见了，更别说获

什么奖了，职工人心涣散，工资长期拖着不发。去年东江省作协党组

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编辑，省委宣传部也批准了这个方案。可由于

原来的散文诗歌组组长任思建同志向作协党组书记兼主席林蓬拍胸

脯打保票，说若用她当总编，一年就翻身，不仅发行数量能超过千份，

还能有企业赞助办刊经费。这样一来，作协党组经开会研究，实际上

是林蓬的个人决定，就起用了任思建，让她代理总编一职。 

人都说：想污染一个地方有两种方法，用开放的女人或是钞票！

还真打这话上来了。谁能想到，这任思建让她写几行酸掉牙的诗歌还

行，让她主管一家杂志还真难为了她。不但办刊无方，还由于她和编

辑部的报告文学评论组长岳翎琪日久渐深的矛盾一下子升级，岳翎琪

不但不听她的调遣，还私下里与她大打出手，公开骂她是“婊子”，

并在东江省作协干部大会上指着任思建和林蓬的鼻子质问：“你们说

说，你这个总编是咋代理上的？就凭你的水平，除了在床上撒娇外，

你还会啥？”闹得全省文化界都沸沸扬扬，结果受伤的是《九州文

艺》。由于办得越来越没品位，几乎没人订阅，一次开机只印几百册，

给一些杂志、作家和官员们一赠阅就完事了。这很让东江省作家协会

和东江省委宣传部头疼。 

前不久的一次东江省全省的思想政治文化宣传战线的会议上，省

委书记洪欣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在讲话中提到了《九州文艺》，他说：

“作为我们东江省标志性的文化品牌《九州文艺》，现在居然没人知

道了。”这一句话就让包括宣传部长方子湄在内的所有宣传部领导感

到汗颜，于是回来便召开部长办公会议，最后决定让出过小说作品集

的文艺处副处长何然到《九州文艺》杂志社做总编辑兼社长。 



胡德梅见他半天没说话，就笑着给他宽心丸说：“这个单位的问

题是多一点，最主要的是员工分成几派，钩心斗角，不思进取。你去

了后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不要怕出问题，为了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你现在的这个位置还给你保留。也就是说，即使你干不好，你回来部

里还要你，而且级别还升一格正处级，怎么样？” 

何然没有马上回答，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派他到这么个老大难单

位去履新。 

看到他很为难，胡德梅又说：“这样吧，给你 3 天时间，你先考

虑考虑。同意的话就告诉我，我让干部处办理手续，下周就赴任。不

想去呢，也不为难你，就继续干好本职工作。不过我相信你，作为一

名党员是有政治觉悟的，哪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嘛！

我想，这个‘何总编’的称呼我们是能够叫上的，对吧？” 

何然苦笑了一下：“好的，让我考虑一下吧！”便告别了胡德梅，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回到了办公室，处里的其他同事都来了，互相之间点头打着招呼。 

何然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在等电脑启动的空闲时，一

边沏茶，一边翻了翻同事拿上来的报纸，浏览了一下新闻。可翻了半

天也没看到自己有兴趣的消息，便嘀咕一声：“这年头儿的报纸，咋

都是在网上摘呀，所发的东西，全是在网上看过的，没劲儿！” 

处长李子明笑了：“报纸也不都是给咱们能上网的人看的，要知

道还是不上网的人多呀！” 

他苦笑了一下：“也是呀！”便扔下报纸，驱动起了鼠标，又敲

了几个字，他想搜一下《九州文艺》。家务不懂问老婆，百事不明上

网搜嘛！谁料，屏幕上跳出来的竟然是一些作家在简介中提到曾在《九

州文艺》上发过某某作品，余者再无《九州文艺》的任何消息，他叹

了一口长气：“咳——” 

对桌的李子明便问他：“老何有啥不开心的事吗？” 

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没有啊。” 



李子明随口说：“看你唉声叹气的，以为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哩。

哦，对了，早上上班时，我碰到了赵部长，说想让你动一下，你听说

了吗？” 

他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这不刚谈完话嘛！” 

“哦，去哪儿？”处里的同事一听这话便都围了过来，“高升

了？那何处该请客！” 

“去作协。”何然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那不错嘛，多清闲啊，具体什么职务？” 

“《九州文艺》杂志社总编。” 

大家一听这话，就都失望地回到座位上。李子明恍然大悟地说：

“怪不得你这样儿，原来是让你去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地方

啊！” 

他苦笑了一下：“呵呵，好地方能轮到我吗？” 

“那你想不去呀？”李子明饶有兴趣。 

“这不没决定呢吗，胡部长说给我 3 天时间考虑。” 

“当总编好啊，总编可是媒体、出版社、资讯公司统领各主营业

务部门的老大啊！是编辑的最高领导，负责对机构的总体经营发展和

主营业务大方向的把控，权力好大的。何处，还是应该恭喜你的！”

一个叫温新的同事很羡慕地说。 

何然听了就苦笑一下说：“你说得没错，总编辑作为编辑工作的

决策人，出版方向的把握者，不仅有政治压力也是有工作压力的。换

句话说，就是要有把握出版方向、负责图书质量、营造发展环境、参

与出版经营管理、带好编辑队伍这一大堆儿的活儿等着干。看到没？

很累的，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可我倒觉得你应该试一下——”见他这么消极，处长李子明便

给他分析，“要知道机会就像是男人的那东西，只要握在手里，就会

越来越大的。从个人角度讲，你爱好文学，又出过书，去那里是属于

你自己的本色出演。再者说，这毕竟是提了一步呀。四十多岁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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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处级别上总待着，现在的年轻人进步太快，三十多岁就正处级了，

你在那儿对付个三五年，把它弄辉煌了，那提个厅级干部很正常嘛！” 

另一同事吴春艳也说：“我看李处说得对，单位是不好，但不影

响你出成绩呀，越是在低谷时，你出成绩就越明显。有句话怎么说来

着，叫做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够好，而是我们对故事的要求过多！何处，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可当满地都是金子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也就不知

道自己是哪颗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去！” 

何然还是苦笑着回答他们：“呵呵，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

题，可问题是我是穷人。去九州出成绩是好出，可你知道吗？我不适

合当官儿，尤其是管人，我一听人事上的烂事儿头就疼。这管的还是

文化人儿，这些人整天人五人六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总觉得自己

是精英，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事业单位不比咱们机关啊！” 

吴春艳就附和着：“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何况《九州文艺》那

地方神经兮兮的，去年要往省报并，人家省报明确说，我们要刊物可

以，但《九州文艺》的人一个也不要。由此可见这里的复杂性。” 

李子明则很关切地帮他分析：“其实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作协

的林高手和那个任思建不清不楚的，让任思建上来鼓捣一阵儿，整得

满目疮痍。任还没调走，你要是去了，和她咋处关系？这可是大事儿。

还有那个岳翎琪，据说她和那个作协有名的刺儿头陶大如是死党。那

个副总编李长水狗屁不是，还阴阳怪气，里挑外撅地总挑别人不是。

这几个人如何摆布可是要耗费一番精力的！” 

屋里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向军接了一句：“这地方这么复杂啊！” 

温新在旁边叨咕了一句：“作协大院，作协大院，不邪能叫作协

大院吗？” 

吴春艳便逗他：“不复杂，能选咱们的何处吗！” 

李子明想了一会儿后很负责任地说：“老何，我再给你分析一下，

我认为还是去有利。且不说刚才我和小吴说的那些有利的一方面，就

说那些不利的因素，你也好摆平。我觉得，当然咱们大家都清楚《九



州文艺》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窘境，文学大环境固然是个因素，但都

与林高手经营下的作协有直接的关系，他之所以弄不了，是因为在作

协他的事儿太多，叫不动号了。而你去谁都不认识你。你又没啥把柄，

可以大刀阔斧地干，谁敢不服？有宣传部给你撑腰，所以我觉得你去

是利大于弊，我想部里也是基于这个考虑的。” 

何然愁眉苦脸地说：“这就是下放。” 

李子明：“事情都要从两方面看，万一你要弄好了呢？” 

何然反问：“那万一要是弄砸了呢？” 

温新就在旁边叨咕：“现在有句很流行的话，说人生就像一个茶

几，虽然不大，但是充满了杯具。” 

向军也说：“就是，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可到最后他还不是

把所有的学生都弄死了。” 

吴春艳没加入他的调侃，而是接着何然的话头说：“那就看何处

你想不想有作为了。” 

何然心说：有作为？傻子才不想，但这是在火上烤！还想要说啥，

可外边走廊里有人喊：“开会了，全体干部到会议室开会！”便硬挤

出一点笑容，又摇了摇头说：“别为我操心了，开会去吧！” 

晚上，回到家，他和妻子袁杰商量这件事，妻子的第一反应很痛

快：“不去！” 

他就问妻子：“这可是我展示能力的好机会啊！” 

妻子袁杰说：“可你想过没有，在那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你

要是干砸了咋办？以后还有机会吗？” 

是的，真要是在这儿干砸了，以后还有机会吗？他陷入了沉思。 

何然今年 43 岁，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机关，在省委宣传部一待就

是 17 年。从最初的办事员干起，宣教处、干部处、出版处、文艺处，

几个处室的串动后，便升任了副处长，虽然级别是副处长，大家都是

何处长长、何处长短地叫着，但一个处室就那么几个人，有啥事大家

都是直接找处长，副处长的职位也就形同虚设。和他同期毕业的同学，



虽说有的是中学校长，没啥级别，但有实权。现在的中学校长比大学

校长还牛得很，每天都在躲着以免被人求。不用说别人，自己的妻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袁杰是滨江市重点中学一中的校长，每天忙得

脚打后脑勺，家里吃的用的穿的就没用自己买过，总有人给送。可他

堂堂一个副处级干部，莫说给他送东西，就是请他吃饭的人都很少，

那个“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花中寻家；

四等男人下班回家；五等男人妻不在家；六等男人无妻无家”的顺口

溜他听到后，回家就跟妻子说：“我是四等男人，下班就回家。”袁

杰就逗他：“没让你当五等男人就不错了，有啥不知足的？” 

想当年，大学刚毕业时，他凭着自己在学校时多次发表作品的优

势被分到了省委宣传部，让全班同学都羡慕不已。就是因为这次分配，

他一直追求的袁杰才投入了他的怀抱。大家都夸他的前程不可限量，

可十多年过去了，连成为他妻子的袁杰都由一名普通教师成为财权人

权一把抓的大校长了，可他还在机关里不咸不淡地混着。记得老父亲

每次都说：“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这个“长”，指的还不就

是一把手嘛！老人家补充他的那句话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终于等来了主管一方的机会，却是这么个复杂的地方，去还是不去？ 

晚饭时他喝了点酒。他知道，若是不喝点酒，肯定会睡不着的。

心里搁着这么大的事儿，不影响情绪那是假的，可作为一个男子汉大

丈夫，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搅得心神不宁，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 

可他半夜了仍久久不能入睡，他一直在思索：这个机会我应不应

该抓？ 

沉浸在满足中的袁杰偎在何然的怀里，幸福地搂着他喃喃地说：

“你要是真想施展一下抱负那你就去吧。” 

他用力搂了一下妻子：“我也真是害怕陷进去，从来没管过人，

一下子就去管人，而且管的都是文化人，又都是有后台的文化人，真

的有点不适应哩！” 



知书达理的袁杰就鼓励他说：“男人嘛，就得在风浪里闯。没事

儿的，哪怕部里不管你了，那就退休、下海。现在这形式，我也看明

白了，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你开始不是不同意我去吗？”何然有点诧异。 

袁杰就咯咯笑着撒着娇解释：“我现在也不同意你去，可看你唉

声叹气的，觉都睡不着，有啥办法？只能让你去，因为我知道你内心

深处是对那个职务非常向往的！” 

他又紧紧地拥抱一下妻子说：“知我者袁杰也。” 

“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只要你高兴，

我就高兴，放心去做吧，我支持你。” 

妻子这善解人意的话就像是春风化雨，听得何然心里美滋滋的，

在用力搂紧妻子的同时，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九州文艺》的事儿。 

以前对《九州文艺》的了解，仅限工作上的过问和别人的道听途

说，现在决定要去那里工作了，何然便开始搜集起有关《九州文艺》

的资料，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九州文艺》有个彻底的了解。 

《九州文艺》是东江省乃至全国有名的文学刊物之一，是由东江

省委宣传部主管、东江省作家协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

刊。从 1980 年 3 月创刊至今，《九州文艺》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

历程。刚开始，隶属于东江省文联，当时，正是文艺复兴大繁荣的时

期，东江省顺势而动，决定也办一份培养自己文学创作队伍的刊物，

就打报告，申请了这个刊号。起初叫《东江文学》，当时的省文联主

席觉得地域性和目的性太强，不响亮，就改名叫《天下文学》，后来

到审查时，又觉得这名叫得太大，有点承受不起，便改名叫《九州》。 

因九州是中国古代的称呼，虽是虚指，但引申为“全国”的代称，

犹“天下”、“四海”之谓。加之九州乃是由中国奇幻者创造的一个

奇幻世界，所以它一出生血脉中就具有了东方的神韵。他们又找懂《易

经》的大师给测了一下，得出：九州，笔画和五行分别为 9 个木，6

个金，此名数理为 15，其暗示的信息是：谦恭做事，必得人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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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就，一门兴隆。乃大吉之数。于是，上下都满意，基于此，才确

定叫《九州》。后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此刊不仅只发文学作品，也发

故事、曲艺之类的文艺作品，因而，又在九州后加了两个字“文艺”，

变成了《九州文艺》。从此，该名就固定了下来，一直叫到现在。 

后来，作协和文联分家，它又划归了省作协。划过来后，就专发

表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有人便提议更名为《九州文学》，报到

省委宣传部审批，但没获通过，省委宣传部觉得《九州文艺》已经是

名刊，是品牌了，不能随便更名，加之文学也是文艺的分支，最后，

定名为《九州文艺》。 

30 年来，《九州文艺》共发表数千名作者的近万篇不同风格、不

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总发表量近千万字，所发表文章多次获奖，并被

外刊转载选载近千篇，为东江省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由于市场经济的因素，文学市场普遍不景气，加之林蓬调入作协

后执行了一条任人唯亲的做法，凡是他看上的便任由其去挥霍，闹得

个东江省作协是怨声载道。他和副主席吕文方、孟雨田关系不睦，后

来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开会就吵，甚至上网去发泄一下私愤，这便

直接影响了总编的工作，而最大的受害者便是《九州文艺》杂志社，

尤其是任思建到任后，《九州文艺》居然跌到了冰点，不仅刊物没人

订，连投稿的都少了。 

何然越了解《九州文艺》，也就越坚信李子明的话，这样的地方，

是最好出成绩的地方。于是他向部里表态，他愿意去《九州文艺》杂

志社。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的关系不动，仍留在宣传部；二

是请部长办公会开会，批给他 10 万元启动资金。部里答应了他，于

是他踌躇满志地准备上任了。 

下决定的当天，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凡成大事者必须要有一定的手段，要敢于决断，施展才智。如不

能抓住机遇，当机立断，那就可能会错失成功的良机。 



二、春风化雨  

决定下了的当天晚上，何然又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总想着去《九

州文艺》的事情。辗转反侧地睡不着，一睡不着，心里就更发焦。可

睡在旁边的袁杰就好像是在戏耍他，睡得甜甜的，居然还泛起了笑意。

他就嫉妒地扒拉她一下，谁料，袁杰没有醒不说，还翻了一下身，响

起了轻微的鼾声。 

何然叽咕了一句：“她这是累的。”就侧过身轻轻地亲了她一下，

然后披衣坐起，想了想后，便起床去了客厅。 

站在客厅里，倒了杯水慢慢地喝。窗外传来过街的夜行车的声音，

偶尔还传来“噼啪”的动静，在夜半更深时显得是那么刺耳。他便不

由自主地踱向窗户，撩起窗帘，望着窗外。窗帘一拉，正伺机偷袭的

街灯便把一束清白的光投射进小屋里，照亮了墙上的一角。何然抬眼

向窗外望去，被路灯拉长了的树叶影子不知疲倦地在玻璃上不紧不慢

地晃动，胡同口的街灯下有两个男子大半夜的不睡觉，居然还光着膀

子在下象棋，他们每走一步都把那棋子在棋盘上摔出噼啪的响声。这

声音更让何然心烦意躁，睡意是彻底地没有了，于是，他走进书房，

打开了电脑。 

因久在机关工作的缘故，何然养成个习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上

网看看，一是看新闻，二是聊天、玩游戏。 

这不，何然打开电脑后，登陆 QQ 上线，刚打开 QQ，一个头像就

晃起来，一看就是那个网名叫“红楼天香”的女人。 

这个红楼天香谈吐高雅，知识渊博，何然觉得她的修为已到了登

峰造极的境界，不像那些浅薄的女孩子，说不了三句话就像警察查户

口，把你查个底儿掉。他喜欢红楼天香的善解人意，因为红楼天香那

淑女般的矜持甚至有些让他着迷。但今天因为心里有事，他就不想和

她聊天，可电脑那头的她，居然总是发来信息：你在吗？怎么不见你

上线？甚至还时不常抖动一下。 



红楼天香：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 

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 

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 

一连几次，都是这句话，没办法，何然便在网上找了一个现成的

帖子回复：心无时不跳，我无处不在。 

红楼天香那边马上回复：你在线啊。原来是个“隐君子”。 

何然很惊讶，还真就有和他一样三更半夜不睡觉的人，于是就继

续粘贴回复着：隐名免灾祸，隐身免烦恼。 

红楼天香：可你要知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啊！ 

何然：知人知面不知心，隐名隐身难隐情。 

红楼天香：哇，好难懂啊，连情字都出现了？咋？你又开始学哲

学了？ 

何然：呵呵，学文学的都是傻子，学哲学的都是疯子。 

红楼天香：精辟，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在网上泡妞儿？ 

何然：流汗流血不流泪，泡茶泡吧不泡妞儿。 

红楼天香：好酷呀，可是人不可能没有感情呀！ 

何然：蒸桑拿蒸馒头不争名利，弹吉他弹棉花不谈感情。 

红楼天香：我开始流汗了，你真是个牛人！我就不信你对女人不

感兴趣！ 

何然：网上越嚣张，网下越善良。玩什么都别玩爱情，信什么也

别信女人。 

红楼天香：嗯，这是至理名言，可你为啥要这样说？难道你受过

感情的伤害？ 

何然：爱有多深，恨有多深。带翅膀不一定都是天使，它有可能

也是鸟人。 

红楼天香：怎么感觉那么沧桑啊！ 

何然：男人因为成熟而沧桑，女人因为沧桑而成熟。穿别人的鞋，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找吧。 



红楼天香：有点难懂，但又很有哲理。 

何然：男人善于花言巧语，女人喜欢花前月下。 

红楼天香：那是不正派女人的说辞。 

何然：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

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 

红楼天香：你怎么总是答非所问？你是怪物吧？ 

何然：每个人都是怪物，每句话都是真理。 

红楼天香：天啊，和你生活在一起会累死了，你家嫂子一定活得

很累。 

何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 

红楼天香：我要哭了！ 

何然：爱与恨都是寂寞的空气，哭与笑表达同样的意义。 

红楼天香：哭和笑怎么能一样，瞎掰！ 

何然：苦与乐都是财富，生与死都要绚丽，何况哭与笑乎？ 

红楼天香：和你说话真累，其实你不懂女人心。 

何然：呵呵，女人希望男人表露心灵，男人希望女人裸露身体。 

红楼天香：嗯，终于说了句实话。你讲话很搞笑呀。 

何然：我身在江湖，江湖上却没有关于我的传说! 

红楼天香：哈哈哈哈，不和你闹了，我知道你是在用网上的语言

敷衍我，我想知道为什么？ 

何然半天没有回答她，那边就问：咋了？有心事吗？何然便敲字

回答：我要换工作了。 

红楼天香：可是高升？ 

何然：是升，但不高。 

红楼天香：做啥？ 

何然：《九州文艺》总编。 

红楼天香：那得恭喜你啊，大总编。 

何然：不知是福是祸？ 



红楼天香：干吗那么悲观？ 

何然：因为这里事太多。 

红楼天香：那就不去嘛！ 

何然：可这也是展示自己的机会。 

红楼天香：那我就不知咋劝你了。 

何然：我不用劝，我自己知道我该怎么做。 

红楼天香：那你这样不是有病吗？ 

何然：是病，但没病入膏肓。 

红楼天香：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搏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充

满了各种矛盾，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敢于正视，想方设法解决，尽管

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何然：呵呵，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

再努力也没用。 

红楼天香：我现在很想见你。 

何然忙说：遵守承诺，把握原则。 

红楼天香：我后悔和你的不见面承诺了，我不希望我们真的是只

能在电脑的两端，遥遥相望，一生相随。 

何然：网友见光死，我们这种情感，只能在电脑的两端！ 

红楼天香：可我们通过话，有过视频，已经是见面了啊。 

何然：我是说在今天的午夜是不适合见面的。再说网络之情，顾

名思义，只限于网络。 

红楼天香：网上一个你，网上一个我。爱一场，梦一场，谁能躲

得过？这真真假假的真是难以捉摸。 

何然：这歌词写得真不错，可惜太酸了。 

何然怕再聊下去红楼天香纠缠，就赶忙发了个告别的图案下线

了。 

三、走马上任  



何然正式到在作协大院里办公的《九州文艺》杂志社上任，是一

周后的星期五下午。 

上午他就和送他来的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李富通到了东江省

作家协会，但他们没有直接去在作协大院里偏楼办公的《九州文艺》

杂志社，而是来到了主楼 5 楼的作协办公室。李富通代表省委宣传部

向作协传达了对何然同志的任命。虽然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还留

在省委宣传部没动，但人必定是来作协工作了，而且还占了作协一个

正处级的职数。这当然也算是作协的人了。故而，何然也知趣儿，在

谈话发言中就表态，一定会尊重作协的领导，服从作协的指示。私下

里被人誉为“林高手”的东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主席林蓬和主

管《九州文艺》工作的副主席吕文方分别和他谈了话。他们均在谈了

工作上的重重困难之后，希望他能放手改革，为《九州文艺》的重振

辉煌蹚出一条新路。 

东江省作家协会是一个独立的、省一级的人民团体。可以这样说，

东江省作家协会荟萃了东江省文学界的人才精华，他们坚持开展文学

创作、研讨、采风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江省全省的文学创作。 

中午，作协破例搞了一个小宴会，欢迎何然和招待李富通。在酒

桌上何然又再一次表态：自己一定会认清形势，摆正自己的位置，保

证服从作协的领导。同时也希望作协支持他的工作。 

下午，当他和作协副主席吕文方，主管人事的秘书长兼作协办公

室主任邓福顺来到《九州文艺》杂志社时，早已接到通知来欢迎新总

编到任的《九州文艺》杂志社的员工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惊喜，也没有

何然想象中欢迎的掌声，大家一个个面无表情，像瞧动物园中的动物

表演一样，看着迈进办公室的这三个人。 

两个副总编任思建和李长水分别先和吕文方、邓福顺握手，吕文

方便将何然介绍给他们。也许是受了先入为主的影响，看见任思建，

尤其是握到她的手，何然说“你好”时，头脑里便很自然地想起李子

明的话，同时也警惕地蹦出“这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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